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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很久很久，没有念及“羞涩”这个词了
——那种因害羞引发的内心的胆怯、憨涩、难为
情，延伸至行为上的局促、扭捏、汗颜、慌乱失措
等，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情绪波流和情表呈现已越
来越少闪现。正如我们徜徉在今日的溪河水畔，
已很难在喧嚣的漩流中寻觅那一尾尾银亮烁烁的
灵性身影。

那些时光，羞涩是一种原生态的世俗表情，如
同乡野阡陌上蔓生如茵的麦麦草那样寻常。

月上柳梢，初恋人相约黄昏后。女孩儿是羞
涩的，见了面深勾着头，又忍不住偷偷用眼角来瞄
身旁的那个人。吐气若兰，语细如丝，两只手反复
绞着一方绣了梅花的白纱绢。男孩也是羞涩的，
从不口吃的人，偏偏此时说话就结巴。提前预习
了一肚子的温馨浪漫话语，这一刻也抖落不利
索。身子想靠近又不敢，若即若离的，在那儿轻轻
一摇一晃，像是有些醉酒的样子。

小学生学雷锋送迷路老人回家不留名，老人
家属到学校寻着孩子，竖着拇指连声夸赞，还庄重
地赠送了锦旗。全场师生为之感动，报以由衷褒
扬的掌声。这时的小学生，羞涩如花儿一般绽放，
扭扭捏捏站起身，脸刷地红了，那红一直蹿到耳根
下，垂手极不自在地抻拉着衣角。那样儿，倒仿佛
是做了什么错事似的。

居家过日子的夫妻也含蓄着一份羞涩。彼此
称呼，从来不会称一声“亲爱的”，不会道一句“我爱
你”，甚至连一个温软的昵称也没有。他们觉得那样
会肉皮发麻，出不了口，反而生分了。他们当然也甚
是恩爱，但深沉的情愫是依托那些无声而琐屑的行
为来传递的。每每隐藏于女人为男人缝衣纳鞋时千
针万线的密实针脚上，包含在男人上街赶场为女人
精挑细选的一柄桃木梳子和一面玻璃小圆镜里，浸
润于饥馑日子彼此推让的那半碗汤饭中。

我也曾有过羞涩。在乡校任教时，一次去县城
办事，中午饥渴，到南街小食店买了一份肉臊水面
——当时对低薪的我已算是“打牙祭”了。先在柜台
付钱领一绺儿印签凭证，然后去厨灶边排队领取。

好容易轮到我，一锅熟面刚捞完。掌勺的师
傅顺手收了我的纸签儿，丢入那个专用于浸润票
签的水碗，边搅和新下锅的面条边说：“等着这一
锅吧。”谁知，这时生了意外，铺门口那边店长一迭
声催喊掌勺师傅马上跟他去粮站进货。师傅应声
放下勺子，忘了交待，抽身便走，由后厨另一师傅
出来接勺。

又一锅面熟了，新师傅麻利地逐碗捞面，调好
佐料，吆喝一声，“凭票端面！”我傻眼了，后面的人
都伸长了手举着那张纸签儿，唯有我两手空空。
我想向厨师解释前面的师傅已收了我的票签投入
水碗了，但抬眼一看，属于我的那一绺儿已在水中
濡为乌有，口说无凭啊。

想请后面的食客做个证，又怕别人不肯。更
担心新师傅会误以为我舍不得那一角二分钱，想
来这里浑水摸鱼白蹭吃。那一刻，羞涩与自尊交
织在一起，化为虚怯与隐忍。一阵纠结后，我空蠕
着喉结，悄没声地从拥挤的队伍里退出来，神情黯
然地走出小食店。

回想起来，那并不是什么可引为自得的过
往。有时候，我的羞涩总是伴随着一些尴尬、挫伤
和落魄，甚至因羞涩而导致过分腼腆拘泥，缺少应
有的骁勇与果敢，蒙受委屈和损失。但是，在羞涩
袭上心头时，灵魂中随之衍生出来的单纯、善良、
谦恭、谨慎、矜持、内敛、明底线、不妄作，这些善与
美的因子却让我浸润于一种温馨明媚的波光中，
给我实诚为人、不负良心的力量和底气。

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小小说等纯文学作
品，诗歌因系编辑部自行组稿，不在征稿范围内。
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字，标题注明“散文”或

“游记”或“小小说”。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
“浣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稿多投，更禁止
将已公开发表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我简
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
将文字发过来即可。部分作品会被华西都市报
《宽窄巷》副刊选用。作者信息包括银行卡户名、
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确信息、卡号、身份证号
码、电话号码。

投稿信箱：huaxifukan@qq.com

“浣花溪”征稿启事

道教讲究修真养性，目标是通过清修
归本还原，与道合一。司马承桢在《坐忘
论·收心》中主张：“学道之初，要须安坐，
收心离境，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
心乃合道。”而茶性俭淡、平和、空灵，自然
是道家修炼首选饮品。

道家与茶关系紧密，陆羽在《茶经·七
之事》列出几则仙道与茶的故事：陶弘景

《杂录》记载说，苦茶能使人轻身换骨，汉
代神仙“丹邱子、黄山君服之”；《搜神记》
说，夏侯恺去世后，其鬼魂回到家中还向
人要茶喝；《神异记》说，余姚人虞洪进山
采茶，在仙人指引下，果然寻到大茶树；陶
渊明《续搜神记》说，宣城人秦精，进武昌
山采茶，在“毛人”指引下找到一丛茶树；

《广陵耆老传》说，晋元帝时，一位神仙老
太婆，每天提一器皿的茶到市上去卖，赚
的钱施舍给路旁的孤儿、穷人和乞丐，官
吏把她关进监狱，她从窗户飞了出去；唐
释道该《续名僧传》说，南朝和尚法瑶，在
武康小山寺遇见沈台真清真君，年纪很老
了，用饮茶当饭。

这几则茶事说明，在道家的认知中，
不仅生者要饮茶，死者也需饮茶，常饮茶
可羽化成仙。道家对茶的追求在唐诗中
也能体会到，陆羽时期有茶仙之称的卢仝
在《七碗茶歌》中写道：“一碗喉吻润，二碗
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
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
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青城山产茶历史由来已久，西汉时王
褒《僮约》中设有茶市的“武阳”，就在今岷
江中游彭山段，那里的茶叶就产自青城山
所在的龙门山一带。当代著名文化学者
王纯五对东汉天师道二十四治逐个进行
了实地考察，发现治地中心多在山区，并
多依凭较大江河，且有出盐和产茶之区，
如青城治产贡茶，鹤鸣治产仙茶，后城治
也出好茶。

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蜀州青城县生
丈人山，青城县有散茶、木茶”的记载。明
代冯应京《月令广义》中记载了这样一个
故事：蜀中雅州蒙山有五峰，峰顶上清峰
有茶园，产甘露茶。昔日有僧人“病令且
久”，在一老者指导下至峰顶，待春来采获

“雷鸣茶”一两，饮后病愈。80 岁气力不
衰，到都市里，观其面貌就如30多岁人一
般，“后入青城山，不知所终。”青城山是道
教圣地，是出好茶的地方，乃归隐修炼绝
佳之境。

清代江锡龄《青城山行纪》记录的是
青城名胜，在“芙蓉坪”一节载道：“茶以上
清宫及此地产者为最佳，龙团雀舌甲于诸
品。上方所需，皆取给于此，每岁例贡八
十斤。沿山上下郁郁葱葱，弥望苍翠者皆
茶树也，故山中人又呼其为贡茶树云。”青
城贡茶早在北宋时期就有史料记载，清代
贡茶的采制，明确了是由青城一带的 35
家僧道共同采制，由道士苗一伦和李太浩
办理。

江锡龄沿着蜿蜒的山道来到园明宫
外，将其所见的道家制茶过程记录下来：

“闻必剥声不绝，询其故。道人曰：时届春
贡期近矣，山中人躬自作苦，不图为贵客
所闻。就视之，巨鍑（一种大口锅）六七
具，负墙而列，墙外壁曲突，数人燃薪其
中，鍑炽，则以巨畚盛嫩茗纳入，合两手左
右挠之，不以杖，不以箸，不以杷铲也。少
顷，烟焰眯人目，隐隐作爆豆声。取置竹
箔上，一人揉且播，若团面然。汗涔涔如，
弗顾也。既而盛于缣囊，踏之以足，往复
蹂躏，数数乃已。如是者再。启视，则叶
片缩如豆，白毫茸茸然。斤，得不过四五
两。即山中所称之鸦雀口也。余曰：噫，
是其焙与治同也。冶炼形，焙炼味。炼至
多为至少，故能以至少敌至多。”

青城道茶的制作过程一目了然，青城
茶道深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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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傍晚，天边的晚霞绚丽多姿，
和煦的微风令人愉悦。下了班，和几位
朋友相约去文殊坊吃凉粉。吃罢时间
尚早，便在文殊坊闲逛。

我们来到与文殊院一墙之隔的文
殊巷。这条小巷不长，二三百米吧，有
一段时间没经过此地了，发现巷子里有
了一些新变化：镶嵌的青石板，古朴而
雅致，那一面墙被新刷了一遍，红红的
颜色庄重而喜庆；墙上攀爬着绿油油的
爬山虎，文殊院里的翠竹伸出青枝绿叶
来；小巷的商家比以前多了，盆栽的三
角梅、绿萝、荷花等各色植物争奇斗艳，
煞是好看。走在小巷，我蓦地有穿越时
光之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

小巷的中间地段，靠墙的位置摆放
着五六张小长条桌。桌旁一小块竹编
上缝制的布条上，绣着一个蓝色的“茶”
字。下面有一个小木框，用篆书写着

“红墙有约”。
我正在专注打量，一位穿着休闲长

裙、肤色白净、气质颇佳的中年女士向
我们招呼道：“喝茶哇？请坐噻，红墙巷
的环境多巴适的。”

我们坐下，喝上了成都人喜欢的花
茶。环视四周，茶客不多，环境确实幽
静，不闻车马喧，仿佛一个城市，两个世
界。女士告诉我们，她姓熊，在某大学
教书，在这里租房开了个工作室，卖茶
只是附带，很喜欢这儿的环境氛围。

夜色来临，与其他景点的灯光璀璨
不同，红墙巷显得很安静，就像一位温
柔妩媚的女子，不花枝招展、不锋芒毕
露，内敛含蓄，别有一番魅力。

说话间，熊女士拿出一个小话筒，
问我们唱不唱歌。她说，来这里喝茶就
是休闲，还要体验一点文化氛围。边说
边打开手机，伴随着音乐，轻轻唱起了
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我可是君姐
的铁粉，一下来了兴趣，听熊女士唱完，
也接过话筒，唱了一首《今夜想起你》，
虽然话筒的效果一般，但感觉很好。

与熊女士相邻的玉店店主董董性
格开朗、美丽大方，见我们龙门阵摆得
热闹，唱得高兴，也主动加入。董董和
熊女士索性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让我
们情不自禁地报以掌声。

这次喝茶后，我对红墙巷的好感大
增。加上离住家不太远，后来又约三五
好友去喝过几次茶。董董店里还有两
台古筝，专门请了一个古筝老师教授爱
好者。她告诉我们，她一直喜欢艺术，
至于卖东西赚多赚少，她并不在乎：“自
己活得开心就好。”

一天晚上，我和两位朋友正在董董
的店外喝茶，来了一位年轻姑娘，容貌
靓丽，气质不俗。董董告诉我，女孩叫
小李，是来学古筝的，她住家比较远，白
天要工作，但仍坚持来学，很好学上进。

小李姑娘在等老师上课的空暇，和
我聊了一会儿。她说，虽然忙，但希望
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多一点爱好
才行。

10点过了，小李才和老师收拾完毕
回家去。小李朝我挥挥手，道了一声晚
安，窈窕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一天清晨，下着小雨。董董拍了个
视频发在朋友圈。只见红墙巷的石板
地水盈盈的，爬山虎显得格外的绿，遮
阳伞滴下的雨，像断了线的珍珠坠落，
一只灰色的斑鸠从文殊院的树上轻盈
飞落在红墙巷的地面。远处，一位打着
红色雨伞的行人走过小巷。董董配上
音乐，写下自己的感受：“独爱烟雨迷
蒙，无端天与娉婷。只见片叶飞花时，
碎影舞幽径。”

那一刻，我的心被这美丽的意境深
深打动。生活，虽然更多是平凡，但我
们可以用一双灵巧的双手，去弹奏人生
快乐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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